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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高
錕
是
科
學
家
，
他
與
我
所
認
識
的
科
學
家
一
樣
，

都
很
熱
愛
文
學
。
他
曾
表
示
過
，
他
小
學
可
以
背
法
文

詩
，
九
歲
讀
︽
莎
士
比
亞
的
傳
說
︾。

高
錕
當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校
長
時
，
我
們
一
批
香
港
文

化
人
，
包
括
曾
敏
之
、
劉
以
鬯
等
人
，
籌
劃
組
織
一
個
﹁
世

界
華
文
文
學
聯
會
﹂。
在
銅
鑼
灣
利
園
酒
店
舉
行
一
次
籌
備

會
議
。

籌
委
會
想
找
一
位
有
份
量
的
文
化
人
當
主
禮
嘉
賓
，
並
致

開
幕
辭
。
我
首
先
想
到
高
錕
校
長
，
並
與
他
的
秘
書
聯
繫
，

高
錕
很
快
回
覆
，
他
將
依
時
出
席
。

果
然
高
錕
在
籌
備
會
議
的
開
幕
式
翩
然
而
至
，
發
表
了
熱

情
洋
溢
的
講
話
。
他
覺
得
文
學
是
包
括
科
學
等
等
領
域
的
心

靈
之
窗
，
人
們
缺
乏
這
一
扇
窗
子
，
將
會
在
功
利
社
會
迷

失
，
缺
乏
精
神
的
支
柱
。

他
表
示
，
在
香
港
這
個
商
業
社
會
，
文
學
如
果
從
商
品
價

值
去
衡
量
，
是
微
不
足
道
的
，
但
是
對
一
個
人
的
精
神
狀

態
，
包
括
修
養
、
氣
質
，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剛
獲
沃
爾
夫
數
學
獎
的
數
學
家
丘
成
桐
，
曾
撰
寫
一
篇
著

名
文
章
，
題
為
︽
中
國
文
學
與
數
學
的
關
係
︾，
文
章
指

出
：
﹁
大
略
言
之
，
數
學
家
以
其
對
大
自
然
感
受
的
深
刻
膚

淺
，
來
決
定
研
究
的
方
向
，
這
種
感
受
既
有
其
客
觀
性
，
也

有
其
主
觀
性
，
後
者
則
取
決
於
個
人
的
氣
質
，
氣
質
與
文
化

修
養
有
關
，
無
論
是
選
擇
懸
而
未
決
的
難
題
，
或
者
創
造
新

的
方
向
，
文
化
修
養
皆
起
㠥
關
鍵
性
的
作
用
。
文
化
修
養
是

以
數
學
的
功
夫
為
基
礎
，
自
然
科
學
為
副
，
但
是
深
厚
的
人

文
知
識
也
極
為
要
緊
，
因
為
人
文
知
識
也
致
力
於
描
述
心
靈

對
大
自
然
的
感
受
，
所
以
司
馬
遷
寫
︽
史
記
︾
除
了
﹃
通
古

今
之
變
﹄
外
，
也
要
﹃
究
天
人
之
際
﹄。
﹂

丘
成
桐
認
為
文
化
修
養
對
數
學
和
科
學
研
究
及
創
新
，
起

㠥
關
鍵
作
用
。
他
最
近
在
接
受
︽
明
報
月
刊
︾
記
者
訪
問

時
，
更
進
一
步
指
出
，
數
學
的
意
境
與
文
學
的
意
境
，
就
其

本
質
意
義
來
說
，
也
是
一
樣
的
，
﹁
有
了
意
境
才
曉
得
用
什

麼
角
度
去
描
述
我
們
的
對
象
最
為
合
適
。
我
們
描
述
一
個
對

象
不
能
孤
芳
自
賞
。
比
如
寫
戰
爭
作
品
，
要
寫
出
戰
爭
中
的

衝
突
，
普
羅
大
眾
的
悲
哀
。
做
數
學
基
本
上
也
有
同
樣
的
觀

點
，
數
學
家
研
究
工
程
上
、
物
理
上
某
個
現
象
時
，
關
鍵
的

結
構
有
幾
何
的
，
也
有
代
數
的
。
即
使
在
數
學
本
身
，
同
樣

一
個
幾
何
結
構
，
數
論
學
家
和
分
析
學
家
會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因
此
發
展
出
不
同
的
學
問
。
我
們
對
數
學
要
有
深
刻
的

了
解
，
要
找
出
它
的
基
本
結
構
。
學
問
做
久
了
，
才
懂
得
更

深
層
次
的
結
構
和
它
的
內
容
。
這
樣
才
能
將
數
學
的
內
容
和

它
的
本
質
表
現
出
來
。
﹂

當
人
類
剛
要
邁
入
千
禧
年
，
高
錕
先
後
發
表
了
三
篇
科
技

論
文
。
他
在
第
三
篇
︽
納
米
科
技
的
展
望
︾
的
結
尾
寫
道
：

﹁
也
許
有
一
天
地
球
會
被
一
顆
隕
石
撞
毀
，
也
許
有
一
天
太

陽
會
冷
卻
，
變
成
一
個
黑
洞
，
一
切
復
歸
沉
寂
。
有
誰
會
知

道
人
類
曾
經
存
在
？
但
人
類
的
精
靈
會
存
在
於
宇
宙
間
，
在

下
一
次
導
成
肉
身
時
重
現
，
我
想
，
到
時
我
們
也
許
會
再
次

相
聚
，
細
訴
離
情
呢
。
﹂

高
錕
這
篇
文
章
，
文
字
優
美
，
有
點
像
科
幻
小
品
，
卻
牽

引
㠥
浩
翰
無
涯
的
想
像
空
間
，
令
人
遐
想
聯
翩
、
低
迴
不

已
！有

人
說
，
科
學
家
和
哲
學
家
都
是
天
生
悲
觀
的
，
因
為
他

們
能
洞
燭
先
機
、
預
見
未
來
，
比
常
人
更
深
徹
了
然
人
生
過

客
真
諦
和
人
生
結
局
的
蒼
涼
況
味
。

高
錕
卻
不
然
。
他
是
豁
達
的
，
他
認
為
，
即
使
地
球
被
毀

滅
人
類
被
傾
覆
，
一
切
歸
於
始
初
，
他
憧
憬
存
在
於
宇
宙
的

精
靈
，
在
下
一
次
導
成
肉
身
時
再
現
，
並
互
訴
別
離
的
衷

情
。換

言
之
，
高
錕
如
果
沒
有
相
當
的
文
學
修
養
，
寫
不
出
那

麼
有
靈
氣
的
文
字
，
也
不
會
把
科
學
的
研
究
和
思
考
，
歸
結

到
文
學
的
意
境
。

︵︽
我
所
認
識
的
高
錕
︾
之
四
︶

香
港
大
學
一
位
八
十
二
歲
的
宿
舍
退
休

女
工
袁
蘇
妹
，
被
授
予
﹁
榮
譽
院
士
﹂
的

名
銜
，
一
時
雖
引
起
注
意
，
但
卻
未
見
轟

動
。
反
而
北
京
︽
人
民
日
報
︾
連
續
兩
天

用
半
版
的
篇
幅
報
道
和
議
論
此
事
，
並
進
行
了
社

會
民
意
調
查
。
更
精
彩
的
是
該
報
所
寫
的
評
論
裡

頭
的
精
闢
句
子
，
堪
為
當
今
內
地
和
香
港
的
社
會

寫
照
。

先
說
調
查
，
︽
人
民
日
報
︾
的
調
查
統
計
了
三
千

五
百
多
人
和
二
千
八
百
多
人
。
一
個
問
題
是
：
﹁
三

嫂
︵
袁
蘇
妹
被
暱
稱
為
三
嫂
︶
的
人
生
成
功
嗎
？
答

稱
成
功
的
佔
被
調
查
人
數
百
分
之
八
十
三
點
五
。
另

一
個
問
題
是
問
內
地
會
有
三
嫂
﹁
院
士
﹂
嗎
？
答
稱

不
會
的
過
半
數
，
佔
百
分
之
六
十
九
點
八
。

由
此
可
見
，
內
地
群
眾
︵
應
該
大
部
分
是
知
識

分
子
︶
肯
定
三
嫂
人
生
道
路
的
成
功
，
因
而
會
被

港
大
頒
授
﹁
榮
譽
院
士
﹂，
但
對
內
地
會
否
用
這

樣
的
榮
譽
來
肯
定
一
位
普
通
的
勞
動
者
，
特
別
是

清
潔
女
工
，
卻
不
表
樂
觀
，
七
成
人
持
否
定
態

度
。於

是
該
報
評
論
便
點
出
問
題
的
要
害
了
。
評
論

說
，
三
嫂
在
普
通
崗
位
上
默
默
奉
獻
讓
人
敬
重
；

香
港
大
學
對
三
嫂
的
承
認
和
尊
重
令
人
感
動
。

評
論
接
㠥
說
，
這
個
世
界
上
生
產
出
來
的
榮
譽

很
多
，
可
是
像
﹁
三
嫂
院
士
﹂
一
樣
動
人
的
榮
譽

太
少
。
為
什
麼
？
原
因
是
某
些
榮
譽
的
﹁
含
金
量
﹂

太
高
，
出
錢
者
優
勝
；
另
一
原
因
是
﹁
透
明
度
﹂

太
低
，
有
權
者
優
勢
；
還
有
一
部
分
是
﹁
糊
裡
糊

塗
﹂
被
﹁
榮
譽
﹂
的
，
﹁
不
說
也
罷
﹂。

這
些
話
十
分
可
圈
可
點
，
特
別
是
出
在
全
國
第

一
大
報
上
。

向
錢
看
和
向
權
看
的
榮
譽
多
了
，
﹁
糊
裡
糊
塗
﹂

的
榮
譽
多
了
，
這
不
是
活
生
生
的
現
實
嗎
？
出
錢

多
的
，
不
僅
是
榮
譽
院
士
、
博
士
之
類
，
還
有
更

具
體
而
﹁
實
用
﹂
的
名
銜
，
比
投
出
的
金
錢
和
靠

攏
權
貴
可
以
獲
取
更
多
的
利
益
。

這
篇
評
論
還
有
警
句
：
﹁
勞
動
神
聖
？
享
樂
會

瓦
解
勞
動
的
神
聖
；
奉
獻
偉
大
？
攫
取
會
取
消
奉

獻
的
偉
大
；
愛
心
美
好
？
冷
漠
也
會
模
糊
愛
心
的

美
好
﹂。

評
論
說
，
這
是
一
個
社
會
價
值
觀
的
﹁
黑

洞
﹂。

十
一
屆
全
國
政
協
三
次
大
會
今

日
在
北
京
人
民
大
會
堂
勝
利
開

幕
。
上
元
節
剛
過
，
群
賢
畢
至
，

北
京
春
意
濃
濃
。
惟
保
安
加
強
，

出
入
檢
查
特
別
嚴
謹
，
為
求
﹁
兩
會
﹂

順
利
平
安
進
行
。
三
月
五
日
全
國
人
大

會
議
開
幕
吉
日
。
兩
會
召
開
之
前
，
二

月
廿
八
日
正
值
元
宵
佳
節
。
廣
東
省
省

長
黃
華
華
親
率
政
府
代
表
團
來
港
與
粵

籍
鄉
親
共
度
元
宵
佳
節
。
正
所
謂
﹁
月

上
柳
梢
頭
，
人
約
黃
昏
後
﹂，
親
民
的
黃

省
長
首
次
在
港
舉
行
如
此
盛
大
活
動
，

顯
見
已
成
為
經
濟
大
省
的
廣
東
省
領
導

仍
然
沒
有
忘
記
粵
港
唇
齒
相
依
，
親
如

手
足
的
﹁
粵
港
情
﹂。
當
日
傍
晚
在
會
展

中
心
新
春
酒
會
上
，
中
聯
辦
領
導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官
員
和
社
會
知
名
人
士
等

齊
齊
來
捧
場
，
氣
氛
熱
鬧
。

黃
華
華
省
長
來
自
梅
州
，
他
對
梅
州

發
展
、
梅
州
鄉
親
特
別
有
感
情
也
特
別

關
心
。
梅
州
客
家
人
對
黃
華
華
貴
為
省

長
引
以
為
傲
。
元
宵
節
中
午
，
梅
州
市

市
長
李
嘉
，
常
務
副
市
長
李
金
元
等
政

府
代
表
團
趁
來
港
出
席
省
新
春
酒
會
之

便
，
首
次
在
灣
仔
皇
朝
會
設
午
宴
，
與

梅
州
市
旅
港
知
名
人
士
相
聚
。
所
邀
嘉

賓
當
然
少
不
了
全
國
政
協
常
委
余
國

春
、
政
協
委
員
朱
蓮
芬
、
林
光
如
、
藍

鴻
震
等
熱
心
家
鄉
鄉
梓
。
酒
過
三
巡
，

李
嘉
和
李
金
元
兩
位
領
導
先
後
向
大
家

報
喜
，
講
到
梅
州G

D
P

和
財
政
收
入
皆

雙
雙
提
升
超
預
期
，
且
在
生
態
環
保
等

名
列
區
域
城
市
前
茅
。
在
○
九
年
充
滿

挑
戰
和
困
難
的
一
年
，
貧
困
山
區
梅
州

市
卻
能
在
逆
境
中
增
長
，
實
在
難
得
。

在
席
上
，
眾
鄉
親
激
動
得
齊
齊
拍
掌
感

謝
政
府
眾
父
母
官
。
謙
謙
君
子
李
嘉
市

長
旋
即
笑
答
道
：
﹁
我
們
不
是
父
母

官
，
我
們
是
為
人
民
服
務
的
公
務
員

呀
！
﹂
李
市
長
代
表
劉
日
知
市
委
書
記

向
眾
嘉
賓
拜
年
。
劉
日
知
書
記
現
身
在

北
京
黨
校
學
習
，
為
期
四
個
月
。
大
家

衷
心
祝
福
他
學
業
進
步
，
事
事
如
意
。

余
國
春
常
委
相
約
客
家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三
月
九
日
在
京
一
聚
。
林
光
如
委
員
正

為
籌
備
客
家
文
化
會
而
忙
呢
。

現
在
才
談youtube

威
力
，
當
然
遲
了
一

萬
年
。
但
我
要
說
的
不
是
它
作
為
錄
像
平

台
的
威
名
，
而
是
真
真
正
正
它
那you-tube

的
名
字
。

它
的
威
信
早
已
成
為
網
上
免
費
錄
像
的
代
名

詞
。
我
就
想
先
借
它
的
名
字
，
在
這
裡
介
紹
幾

個
免
費
瀏
覽
平
台
。
先
說
﹁you

﹂，
大
陸
的

﹁
優
酷
﹂
網
早
已
成
為
國
內
外
的
重
要
線
上
看
視

頻
網
站
。
雖
然
中
文
與youtube

無
關
，
但
英
文

譯
名
﹁youku

﹂
卻
有
幽youtube

一
默
之
意
。
○

八
年
時
在
內
地
已
得
到
逾
五
百
個
廣
告
客
戶
，

亦
受
網
民
擁
戴
，
和
﹁
土
豆
﹂
爭
得
難
分
難

解
。
去
年
在
香
港
也
逐
漸
受
歡
迎
，
我
的
學
生

無
一
不
是
用
家
，
不
是
看
電
影
就
是
看
劇
集
，

最
喜
歡
其
播
放
器
的
畫
面
較
大
，
是
中
國
式
的

﹁
賣
大
包
﹂，
不
用
看
高
清
也
像
能
把
你
的
熒
光

幕
填
得
滿
滿
。

這
類
當
然
是
較
商
業
主
導
的
平
台
。
香
港
的

Stage
T
ube

則
是
純
從
興
趣
／
小
眾
出
發
。
他
們

專
為
獨
立
樂
隊
拍
有
質
素
的
錄
像
。
全
高
清
拍

攝
加
上
專
業
收
音
，
而
且
取
景
愈
來
愈
見
特

色
，
最
新
一
輯
是
在
時
代
廣
場
的
十
字
路
口
，

充
滿
香
港
風
情
，
偶
爾
亦
有
外
國
歐
陸
背
景
。

他
們
對
樂
隊
要
求
也
很
認
真
，
必
須
演
奏
原
創

作
品
，
有
現
場
演
出
經
驗
及
能
夠
一take

過
。
樂

隊
事
先
要
寄dem

o

給
他
們
，
獲
選
便
可
以
被

拍
，Stage

T
ube

就
會
在
網
上
發
放
，
其
誠
意
絕

對
大
大
幫
助
了
獨
立
音
樂
人
或
樂
隊
，
是
香
港

難
得
一
見
的
認
真
音
樂
平
台
。

有yo
u

有tu
b
e

的
，
不
只
是
網
上
視
頻
，

FilesT
ube

也
是
食
正Y

ouT
ube

的
名
字
，
可
以
讓

人
搜
尋
及
瀏
覽
不
同
的
檔
案
︵
即
放
到
網
絡
上

如ftp

、
分
享
平
台
等
的
所
有
檔
案
︶，
還
有
即
時

播
放
功
能
，
可
以
讓
人
預
覽
不
同
檔
案
，
由
音

樂
到
錄
像
到
軟
件—

—

網
絡
之
大
，
真
的
難
以

想
像
。
而T

ube

一
字
就
已
成
為
強
勁
搜
尋
功
能

及
無
限
存
放
空
間
的
代
表
。

以
上
除
了Stage

T
ube

外
，
全
部
都
有
大
量
廣

告
支
撐
，
他
們
愈
賺
錢
，
就
應
該
愈
來
愈
多
這

類
平
台
出
現
。
就
視
頻
網
來
說
，
連
外
國
也
推

出
不
同
的stream

ing

播
放
器
，
有
些
比
國
內
開

發
的
及Y

outube

還
順
暢
，
而
且
內
容
更
吸
引
。

至
於
始
祖Y

outube

，
它
推
出
高
清
版
後
，
不
同

的
視
頻
網
也
相
繼
有
高
清
版
，
而
且
沒
有
片
長

限
制
。
土
豆
網
的
高
清
版
叫
作
﹁
黑
豆
﹂，
版
面

甚
有
雅
典
味
道
。Y

outube

世
代
，
繼
續
進
化
！

YouTube之名受顯揚

年
輕
魔
術
師
劉
謙
自
年
前
在
央
視
春
晚

演
出
後
名
成
利
就
，
隨
即
帶
來
不
少
是

非
，
有
人
爆
料
說
，
其
經
理
人
曾
經
爆
狠

砸
二
百
萬
元
，
才
為
其
帶
來
上
春
晚
的
機

會
；
又
有
同
門
師
弟
李
蘇
陽
，
在
成
都
街
頭
公

開
重
演
其
在
春
晚
上
的
看
家
本
領
，
即
令
人
嘖

嘖
稱
奇
的
﹁
硬
幣
穿
越
玻
璃
㟜
﹂。
以
上
兩
點
，

前
者
涉
及
變
相
賄
賂
，
春
晚
負
責
人
對
此
堅
決

否
認
，
外
間
也
就
無
從
得
知
真
相
若
何
。
至
於

後
者
，
由
於
李
蘇
陽
﹁
演
出
﹂
地
點
是
在
人
來

人
往
的
成
都
街
頭
，
拍
攝
方
式
為
一
個
鏡
頭
直

落
的
新
聞
採
訪
形
式
，
也
沒
有
舞
台
效
果
、
燈

光
設
備
等
掩
護
，
而
且
那
塊
玻
璃
表
面
有
花

紋
，
與
劉
謙
的
無
花
紋
玻
璃
不
同
。
所
以
，
從

﹁
難
度
分
﹂
來
說
，
李
蘇
陽
應
比
劉
謙
為
高
。

不
過
，
若
對
魔
術
稍
有
認
識
，
應
不
難
知
道

箇
中
奧
妙
。
但
誠
如
李
蘇
陽
事
後
公
開
表
示
，

魔
術
不
應
揭
秘
，
揭
穿
就
不
好
玩
了
。
這
當
然

是
出
於
保
護
自
己
業
界
的
私
心
，
但
事
實
上
，

假
如
觀
眾
洞
悉
魔
術
究
竟
是
如
何
變
出
來
的
，

就
真
的
不
感
興
趣
，
這
倒
不
假
。
記
得
多
年

前
，
無
㡊
現
場
節
目
有
大
型
魔
術
表
演
，
被
輔

助
演
出
的
藝
員
盧
海
鵬
無
意
揭
破
，
道
具
活
門

呈
現
，
讓
台
下
看
得
一
清
二
楚
，
觀
眾
無
不
嘻

哈
大
笑
，
並
對
司
儀
隆
重
介
紹
魔
術
如
何
神

秘
，
當
即
嗤
之
以
鼻
，
至
今
仍
記
得
那
職
業
魔

術
師
的
臉
色
如
何
難
看
，
阿
盧
又
如
何
尷
尬
。

俗
語
說
得
好
，
所
謂
﹁
江
湖
一
點
訣
，
點
破

不
值
錢
﹂。
但
約
十
年
前
，
有
外
國
電
視
專
門

﹁
踢
爆
﹂
普
遍
的
大
型
魔
術
表
演
，
觀
眾
當
然
看

得
過
癮
，
但
職
業
魔
術
師
就
慘
了
，
差
不
多
要

重
新
創
作
所
有
搵
食
項
目
。
所
以
，
如
今
師
弟

雖
有
向
師
兄
劉
謙
叫
板
之
嫌
，
但
說
到
底
，
李

蘇
陽
欲
爭
一
席
位
，
也
為
搵
食
而
已
，
業
界
誰

也
不
想
﹁
踢
爆
﹂
魔
術
，
中
國
市
場
之
大
，
仍

有
大
把
世
界
。

劉謙師弟挑戰師兄

由鳳凰網發起的央視春晚「最爛節目」評選終於
揭曉，小品《捐助》名列榜首。這是我國15萬

多網友的民意所向，也是中國著名「小品王」趙本山
自《賣拐》、《不差錢》等春晚最受歡迎節目以來，
他的幽默生涯跌入低谷的「虎落平陽」。
據媒體報道：這次《捐助》之所以成為「最爛」，

該節目植入廣告過多是主因。為了1500萬金錢的利
益，央視和本山大叔共同給10多億觀眾，開了一個真
可以算「滑天下之大稽」的「商業性玩笑」。透過物
質利益的現象，這事的本質，其實是發出了這樣的詰
問：「當今社會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幽默」？
央視春晚節目導演金越似乎還認為自己冤枉。他實

際上是低估了當今觀眾的審美素質和審美傾向。達到
一定富裕水平的中國市民，大年夜觀賞春晚，不僅只
圖一笑而已，也不會一直迷戀、癡戀名人。《捐助》
的失敗，不僅在於太「銅臭」化，關鍵是節目內容的
空洞而低俗！借用溫總理的新年致辭，當今社會藝術
欣賞的內在需求是：歡樂而又不失尊嚴。小品《捐
助》，不僅降低了表演者和組織者的「人格」和「台
格」，又嚴重「忽悠」、愚弄了廣大觀眾的欣賞權利，
引起眾怒成為必然。
平心而論，趙本山確實為中國的幽默表演立下汗馬

功勞。他的幽默風格一時成為風靡社會、流行網絡的
「樣本」。請看網絡上流傳的幾則笑話：

第一則：問：邊做假藥廣告、邊說假藥效果、邊痛
斥假藥危害的是什麼？答：江湖騙子。錯，是
CCTV。
第二則：一個統計學家，一個地理學家，一個長跑

冠軍在沙漠裡迷了路，誰活下來的機率大，為什麼？
答：長跑冠軍，因為跑得快。錯，是統計學家，因為
統計水分最多。
趙本山式的幽默，是一個團隊組合處於最佳狀態的

靈性發揮，是一種曲徑通幽的幽默。當然，這是他受

歡迎的幽默小品的藝術風格。《捐助》是他的「另
類」，但願不會再有。
預測明年央視春晚小品節目，不會出現趙本山的身

影。正在上海日益走紅、並已經走南闖北的周立波要
取而代之。作為「海派清口」，周立波的個性藝術風
格，被上海觀眾捧紅，主要是其適應了國際大都市快
節奏的生活口味。是屬於「快餐文化」類別。周的
「2009我為財狂」和「笑侃大上海」、「笑侃三十年」
等經典「秀」，已為廣大觀眾所熟悉。他善於把日常
的生活現象，用精闢、幽默的話語，揭示其本質或另
一面特性，往往給人以輕鬆、歡快的笑聲。現在，東
方衛視晚上有一檔「壹周．立波秀」節目，我有空也
會光顧一下。聽聽周立波的笑話，會成為釋放壓力、
緩解緊張的一道「心靈雞湯」。當然，周立波的幽默
藝術，展現於商業性表演平台。但其「清口」內容，
「原汁原味」於本土文化，來之於他對現實生活的細
膩觀察和辨證分析。因而，他會受到廣大觀眾的普遍
青睞。這次上海的春節晚會上，他與大陸著名女歌唱
家毛阿敏對唱經典老歌，和香港著名演員成龍合作上
演「海派清口PK中國功夫」，其藝術個性在「海派清
口」基礎上有了一定突破。
趙本山、周立波的幽默表演，都屬於舞台上、熒屏

上的藝術「快餐」。幽默有㠥眾多的藝術表現形式。
文學也有幽默一席之地。我的一位好友、舒漢鋒博
士，最近幾年，突然幽默狂發。他長期從事世界經濟
研究及報社編輯業務，卻又一腳跨入文學小說領域。
2005年、2009年，先後推出系列長篇小說《快樂診所》
和《快樂會所》，一下子獲得國內評論界和眾多讀者
的廣泛關注和好評。主要原因之一，是小說的表現樣
式帶有鮮明的嘲諷風格。讀舒博士的嘲諷小說，比起
看趙本山、周立波的幽默表演，要費力得多。不僅是
閱讀、欣賞方式的條件、環境不同，更重要的是其所
反映的內容，後者比起前者，更為複雜和廣袤。《快

樂診所》曾被陳思和、趙麗宏、葉辛
等名家評為「是一部對這個時期民族
性深刻解剖的作品」。《快樂會所》
以「永遠精神快樂公司」因動遷搬到
新世紀快樂花園的會所裡（因而得名
「快樂會所」）為由頭，繼續描述了前
書主人公、快樂諮詢公司的總經理肖
史仁遇到的一系列滑稽可笑的「人間
喜劇」——諸如「根據乘客體重累進
級差」的公交票價；不看局部病體的
「支流」，更看病人「主流」的「珠柳
醫院」等。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表明
了他對當前現實生活的獨特批點：一
個人人只認得發財鈔票的社會，與一
個人人只知道狂喊口號的世界是同樣
的荒誕可笑。
趙本山、周立波的幽默讓人狂笑

後，會感覺心情格外鬆弛。而舒博士
的兩部小說，讓我讀了，會心一笑後
心情卻感到格外沉重。有時笑臉上會
掛㠥一些淚花。誠如我國近代幽默大
師林語堂所言：「幽默一詞指的是
『亦莊亦諧』，其存心則在於『悲天憫
人』。」舒博士的幽默嘲諷系列小說，
好像給讀者上了一道「水煮魚」，讓人
吃後感到麻辣，有強烈的味覺刺激。
現在，上海人會吃辣的多起來了。專
門供應辣味的餐館十分紅火，有許多店顧客還要排隊
等候。
隨㠥口味的改變，如今上海人，當然包括許多地方

人，脾氣、個性也逐漸豪爽而鮮明。所居住的城市，
也變得日益豪邁而粗獷。物質水平的提高，精神需求
也隨之逐漸提升而多樣。選擇機遇的增多，不斷開

拓、創新，才有生存、壯大、發展的空間。尤其在信
息網絡時代，幽默要有品位，但幽默必須與賣笑截然
分開，必須遠離淺薄，不能一味媚俗，更不能滿身帶
有「銅臭」。我們需要的是與時俱進、催人奮進的幽
默。我們更需要那種讓人開懷大笑、略帶麻辣且能回
味無窮的幽默！

科學家的文學意境

三嫂的榮譽院士

彥　火

客聚

二
○
一
○
，
對
於
蕭
亞
軒
、
米
雪
和
陳
寶
珠
是
傷
痛

的
一
年
。
蕭
亞
軒
去
年
大
除
夕
開
演
唱
會
期
間
，
患
癌

的
母
親
病
情
惡
化
，
躺
在
醫
院
；
蕭
亞
軒
與
母
親
感
情

甚
佳
，
她
雖
擔
心
母
親
，
在
演
唱
會
上
的
表
現
依
然
十

分
出
色
，
踏
入
元
旦
凌
晨
，
她
請
全
場
歌
迷
齊
祝
福
她
母

親
，
而
蕭
母
就
像
要
撐
㠥
待
愛
女
安
心
做
完
演
唱
會
才
離

開
，
於
元
旦
早
上
十
一
時
才
撒
手
塵
寰
。
蕭
亞
軒
傷
心
欲

絕
，
但
辦
妥
母
親
身
後
事
便
馬
上
完
成
已
答
應
的
演
出
，
一

月
二
十
四
號
便
到
澳
門
開
演
唱
會
，
工
作
人
員
均
指
蕭
亞
軒

的
演
出
比
在
台
灣
登
場
更
出
色
。

米
雪
相
戀
二
十
六
年
的
男
友
尹
志
強
與
癌
魔
糾
纏
多
年
，

終
於
辭
世
，
正
在
拍
劇
的
米
雪
沒
暫
停
工
作
，
還
要
抽
出
時

間
開
記
者
會
交
代
和
感
謝
各
界
關
心
，
表
現
堅
強
，
開
工
時

不
帶
有
私
人
情
緒
，
與
平
時
無
異
，
做
足
功
課
，
背
好
劇

本
，
有
講
有
笑
，
不
要
任
何
人
為
她
擔
心
，
低
調
火
化
男
友

遺
體
後
，
她
繼
續
開
工
，
不
因
自
己
的
事
而
阻
礙
劇
集
進

度
，
專
業
得
令
人
敬
佩
，
也
叫
人
為
她
擔
心
。

陳
寶
珠
首
演
粵
劇
折
子
戲
，
成
功
將
粵
劇
帶
入
紅
館
，
她

摯
愛
的
母
親
宮
粉
紅
︵
很
多
報
道
都
註
明
宮
前
輩
是
養
母
，

實
在
不
必
，
她
與
寶
珠
相
依
近
六
十
年
，
感
情
深
厚
，
與
親

生
無
異
︶，
在
她
踏
出
虎
度
門
前
五
分
鐘
暈
倒
送
院
不
治
，
整

個
過
程
沒
騷
擾
在
台
上
演
出
的
陳
寶
珠
，
戲
劇
性
、
時
間
㝄

㝄
好
地
離
世
，
是
作
為
母
親
對
愛
女
送
上
最
後
的
一
份
關

愛
。
陳
寶
珠
作
為
專
業
藝
人
，
翌
日
下
午
召
開
記
者
會
，
一

淚
一
句
地
宣
佈
母
親
逝
世
的
消
息
，
並
遵
從
母
親
教
訓
﹁
做

好
本
份
﹂，
繼
續
演
出
，
當
晚
我
在
台
下
看
寶
珠
的
演
出
，
為

她
拍
爛
手
掌
，
她
表
現
超
水
準
，
身
段
做
手
一
絲
不
苟
，
反

串
造
型
俊
俏
，
唱
腔
動
聽
，
沒
甩
歌
詞
，
演
出
︽
柳
毅
傳
書

之
洞
庭
話
別
︾
與
︽
幻
覺
離
恨
天
︾
都
是
講
生
離
死
別
，
一

字
一
句
似
與
母
親
話
別
，
寶
珠
悲
從
中
來
，
真
哭
起
來
，
卻

沒
影
響
水
準
，
百
分
之
二
百
的
專
業
。

那
些
稍
稍
遇
到
挫
折
、
失
敗
、
打
擊
的
藝
人
或
普
通
人
，

便
叫
生
叫
死
，
終
日
愁
眉
不
展
，
動
輒
說
情
緒
低
落
不
能
工

作
，
開
工
也
因
心
情
差
影
響
效
率
質
素
，
一
直
沉
溺
在
哀
傷

之
中
，
看
到
蕭
亞
軒
、
米
雪
、
陳
寶
珠
三
位
強
人
的
表
現
，

應
以
她
們
為
榜
樣
，
別
要
給
哀
傷
打
垮
。

蕭亞軒．米雪．陳寶珠

百
家
廊

施
薔
生

元宵賀香江

餓　龍

觀

思　旋

天地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吳康民

語絲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幽默？

■ 春晚小品《捐助》的綵排照片。 新華社

■周立波有能力挑戰趙本山的春晚地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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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八怪」中鄭板橋（1693∼1765）詩書畫三項全能，水
平甚高，名氣最大，但這個人其實並不怪。他既相當傳統，
又有些地方比較超前，是個正兒八經的藝術家；倒是「八怪」
中另有那麼一兩位確實有點怪怪的。
板橋雖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卻一點不迂腐，

甚至還有點現代人的氣息，例如他拋棄官職跑到揚州來賣
畫，靠專業技能、知識產權過日子，這一點相當超前，因此
也就很容易為二百多年後的現代人所理解。他賣畫時有自訂
的「潤格」，明碼標價，並特別說明不收禮品，只要現錢，因
為君之所贈未必僕之所好，還是用貨幣來交易為好。這也大
有道理，合於現代人的思路。
先前板橋當過幾任縣太爺，他審理民事案件非常合於人情

物理，大得人心。有一次一位公公跑到縣衙來控告兒媳婦，
說她竟然私自跑回娘家不肯回來，請求法辦。不是丈夫而是
公公來告，事情已經有點明白了，再一查問，更加清楚，於
是板橋大筆一揮，判道：
婦必戀夫，爾子相待果好，焉肯私自歸家？應㠥爾子以禮

去喚。不必控。
以調解為主，既分清了責任，也沒有直接批評這位專橫的

公公，給他留下了面子——如此處理比較便於問題的解決。處
於弱勢的小媳婦鬧情緒應「以禮去喚」，何等有人情味！這樣
的縣太爺自然很得人心。
板橋判案子的檔案現在還可以看到若干。人們太喜歡他的

書法了，就千方百計把他那些隨手寫下的文牘弄出來加以珍
藏——其中的字比他後來賣錢的那些寫得還要有味道，早已成
為珍貴的文物。二十多年前出過一個影印本（《鄭板橋判
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讀來非常有意思。例如《判牘》
中又有一則道：
爾有銀錢四㛷七錢，非貧士可知。束修應聽學生按季自

送，何得借完糧名色橫索？不准。
看來此案的原告乃是一個勾結基層頭頭的財迷塾師，既搞

亂收費而又惡人先告狀；為官正派的板橋毫不留情地予以揭

露，正告他：學費「應聽學生
按季自送」，不得非法橫索。
板橋站在弱勢的窮學生及其家
長這一邊。考慮到學生將來還
要跟塾師讀書，所以沒有懲罰
他，只是駁回其無理要求。
鄭板橋固然當過官，而人們

更熟悉的是他作為一個藝術
家。那麼他的文藝思想如何？
應該說也是很正派的，毫不怪
異，因此也很容易為今天的讀
者所理解。試看其《賀新郎．
述詩二首》其一：
詩法誰為準？統千秋姬公手

筆，尼山定本。八斗才華曹子
建，還讓老瞞蒼勁，更五柳先
生澹永。聖哲奸雄兼曠逸，總
自裁本色留深分。一快讀，分
倫等。
唐家李杜雙峰並，笑紛紛詩

奴詩丐，詩魔詩鴆。王孟高標清徹骨，未免規方略近，似顧
步驊騮未騁。怪殺《韓碑》揚巨斧，學昌黎險語排生硬。便
突過，昌黎頂。
最高的標桿乃是周公孔子；他又強調創作應當講究本色，

才華是很好的東西，但一遇本色，便黯然失色。板橋早年有
一首七古《偶然作》，開頭便道：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攄血性為文章。不仙不佛不聖賢，

筆墨之外有主張。」值得注意的是，板橋既強調「直攄血
性」，同時又很重視「經世」，講究作品的社會效益，這一點
在《賀新郎．述詩二首》其二中說得最為分明，其上片云：
經世文章要，陋諸家裁雲鏤月，標花寵草。縱使風流誇一
世，不過閒中自了，那識得周情孔調？《七月》《東山》千古
在，恁描摹瑣細民情妙。畫不出，《豳風》稿。
標準還是「周情孔調」，要像《豳風》的作者一樣關心民

情，同情下層，這才有益於天下之治。他反對一味風雅，
「閒中自了」，就此還作過自我批評，說自己青年時代寫過一
些閒花草，現在深感愧對杜甫（「回首少年遊冶習，采碧雲紅
豆相思料。深愧殺，杜陵老。」）。在這些地方，鄭板橋崇高
的社會責任感流露無餘。這樣的責任感其實是任何時代的文
藝家都應該具備的；「閒中自了」，總歸意思不大。《板橋自
序》說，杜甫的詩「皆絕妙，一首可值千金，板橋無不細
讀」，又說「歎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憂國憂民，是天地
萬物之事，雖聖帝明王在上，無所可憂，而古往今來，何一
不在胸次？歎老嗟卑，迷花顧曲，偶一寓意可耳，何諄諄
也！」他胸懷天下古今，關心民間疾苦，同情弱勢群體，在
畫竹的題詩中曾明確提到；只是「憂國憂民」這樣的話不能
說，那時文字獄正搞得很厲害。
鄭板橋在書畫藝術上敢於大膽創新，取得很大的成就，他

的思想作風一如杜甫，大抵是典型的儒家人道主義，民胞物
與，有一顆博大的愛心，遂能一身正氣。如果一味以「怪」
取勝，或只是「迷花顧曲」，那就根本成不了什麼大氣候，更
不可能成為鄭板橋這樣的大師。

冰心與蕭乾，是我最敬仰的文壇巨
擘。記得我與冰心的結緣，是在1994
年的6月1日，當時冰心應邀給我寄來
了「梅江文化研究中心」的親筆題
詞。而蕭乾先生，我與他卻是無緣，
從未謀面。2000年10月5日，在冰心誕
辰100周年的紀念會上，我卻有幸結識
了他的遺孀、翻譯家文潔若。
今年1月26日，是蕭乾誕辰100周年

紀念日；2月28日，則是冰心逝世11周
年的日子。根據我與蕭乾夫人文潔
若、冰心女兒吳青的多年交往的了解，援筆寫此小文，以示紀念！
在蕭乾先生的眼中，冰心是一位堅強而敏銳的女性，他說：「冰心老人之了

不起，首先就在於她雖有時浸於回憶中，然而她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正凜然
地盯㠥現實。什麼尖銳的問題她都敢碰，什麼不平她都要鳴⋯⋯，她擁有一腔
火熱的正義感和一顆大無畏的心靈。」
文潔若女士告訴筆者說：「蕭乾一直把冰心視為大姐。蕭乾11歲時，與冰心

的弟弟謝為楫，是崇實小學的同班同學。當時的冰心，已是很有名氣的詩人
了。那時的蕭乾，放學後就經常家也不回，背㠥書包和冰心弟弟一起去剪子巷
中的冰心家裡玩耍。」
「蕭乾初中畢業後，為了維持生計，曾在北新書局當過練習生。當時書局出

版了冰心的《寄小讀者》，給冰心送稿費的人，就是蕭乾。他把冰心的稿費，用
手絹紮牢在手腕上，一路汗涔涔地騎車到了剪子巷，還偷偷地告訴冰心：『書
局的實際印數，比版權頁上寫的要多好多，書局在欺騙作家』。」
蕭乾原名蕭秉乾，由於「乾」字也可讀作「干」，在小學裡，他就得了個綽號

叫「小餅乾」。冰心從弟弟那裡得知了這個綽號，直到70多年後，冰心還親切地
喊蕭乾叫「餅乾」，而冰心的兒女們，也都叫蕭乾為「餅乾舅舅」，孫子輩就自
然跟㠥喊「餅乾爺爺」啦！
到了上世紀的80年代，冰心的丈夫吳文藻和3個弟弟相繼謝世後，冰心有一次

就對前去拜訪的蕭乾夫婦說：「我的3個弟弟都不在了，見了『餅乾』，就像見
了我親弟弟一樣。」
冰心不僅是蕭乾的大姐，還一度兼㠥「師娘」的雙重身份呢！1933年，蕭乾從

輔仁大學轉入燕京大學讀新聞專業後，曾經選修過冰心丈夫吳文藻教授的社會
學課程。當時的冰心，也在燕大、清華大學同時任教，蕭乾就成了他們家裡的
常客。
冰心把蕭乾當成「親弟弟」，無比關心他的生活和創作。而冰心的愛心、正義

感和大無畏的精神，也深深影響了蕭乾。
1957年，蕭乾以親身的經歷撰寫了追述北新書局的文章，卻因而遭遇不公，受

到了批判。不少人害怕受到牽連，在批判蕭乾時，無不上綱上線，殺氣騰騰。
然而女作家冰心和楊剛的發言，給文潔若的印象尤其深刻。她們一個強調蕭乾
的窮苦出身，一個追述蕭乾在北新書局當練習生的往事，都在暗暗地保護㠥蕭
乾。
文潔若，也是冰心的崇拜者。她回憶說：「6歲時，我就讀懂了冰心的《寂

寞》，小說中描寫的人物小小，曾讓我難過了好久。多年以後，蕭乾告訴我，小
小就是以冰心的弟弟為楫為原型寫的。半個多世紀後，我重讀了《寂寞》，它依
然讓我感到無限的惆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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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因為說了一句「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千古以來，不知遭受到多少指責。
時至今日，仍有不少女士很感冒孔子看不
起女性，竟把女性和小人相提並論。
作為人類文化史上四大偉人之一，與西

臘的蘇格拉底、印度的釋迦牟尼、猶太的
耶穌並列的中國的孔子，會僅僅因為性別
的原因，看不起佔人口一半的人，這實在
是一個令人感到奇怪的事。釋迦牟尼接納
奴隸階層的婦女為他的學生，耶穌的博愛
精神澤及妓女，咱們中國的孔子與他們相
比，不是未免太小肚雞腸了嗎？
其實，孔子的全部學說如果用一個字來

概括，那就是「仁」，仁就是愛人，孔子
所主張的愛人，並不是只愛某種性別的
人，只愛某種階層的人，而是「泛愛

眾」，即愛一切人。由仁而派生出來的孔
子著名的倫理準則之一「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千百年來被中國人視為待人接物
的金科玉律。西方的基督教文化的「金箴」
—「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你也應該
怎樣對待別人。」簡直就像孔子這句話的
西方翻版，人類文化精神在最高層次上，
往往是相通的。很難想像，擁有這樣一種
思想的孔子，會看不起佔人口一半的女
性。
如果進一步考察孔子的思想體系，我們

會發現，孔子很重視婦女在創造一種和諧
的家庭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孔子編訂的
《詩經》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宜
爾家室，樂爾妻孥。」「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中庸》）這哪裡有絲毫看不
起婦女的意味？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庭生活

的原則與治理國家、治理天下的原則的一
致性，是孔子學派的重要思想，《大學》
中說：「所謂治國者，必先齊其家。」家
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的和平，在於人心
的和平，在於家庭的和平，「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因而儒家
重視婦女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認為處理
好夫婦關係，創造一種和諧的家庭氛圍，
也就是在為天下作貢獻，由此也可知蔑視
婦女的思想，是與孔子的思想體系不相容
的。
孔子是個性情開朗樂觀的人，對音樂美

和女性美，都具有很高的審美能力。他喜
歡彈琴唱歌，平時經常「曲不離口」，還

很喜歡和人合唱。孔子聽音樂，能達到高
度忘我的境界，「三月不知肉味」，即使
在困境中，孔子也鎮定自若，「講頌絃歌
不絕。」具有這樣一種性情的孔子，自然
也善於欣賞女性的美。如他與學生探討女
性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審美意
蘊，覺得很受啟發：「關關雎鳩，在河之
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首古代的
情歌，描述了君子從看見窈窕淑女，心生
羨慕，夢寐以求，終成琴瑟之好，其樂融
融的過程。孔子讚賞這首詩具有「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的審美特色，深合中庸之
道，這裡哪裡有絲毫蔑視婦女的意味？
孔子學派還有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孔

子、曾子、孟子都是早年喪父，是由母親
一手撫養長大成人的。孔子19歲那年母親
去世，孔子為母親守孝3年。曾子也以孝
著稱。他少年時家貧，常入山打柴。一
天，家裡來了客人，母親不知所措，就用
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子忽然覺得心疼，知
道母親在呼喚自己，便背㠥柴迅速返回家
中，跪問緣故。母子倆相依為命，居然達
到了心靈相通的程度。「孟母三遷」更是
傳頌千古的擇鄰而居的教子佳話。孔子、
曾子、孟子成為一代偉人，都與母愛的呵
護密切相關。因而主張孝順父母，自然也
就成為孔子學派的一個重要的倫理思想。
可想而知，孔子絕不會把女子歸為小人之
列。
既然孔子並沒有蔑視女性的思想，那麼

孔子為什麼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把女性和小人相提並論呢？其實，
這裡的「女子」是指「女中小人」。正如
男子中有小人那樣，女子中也有小人。孔
子稱精神道德健全的人為「君子」、「大
人」；稱精神道德不夠健全的人為「小
人」。這樣理解孔子這句話，於情於理，
都是合乎邏輯的解釋。

「禮失求諸野」。這個「禮」在今天看來，倒不一定

是種「儀式」，而更多的是對「歷史」的尊重。近代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社會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歷

史、文化都經歷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故如何

理解這段歷史也成了個大問題。在這裡「非禮記」或

索隱、或評點、或發微、或記述，每篇介紹近代中國

一位人物或者一件大事。以「非理」的形式向那個

「非禮」的時代致敬！

「紅甘蔗，蔗甘紅，山萬重兮水萬重。
憶昔醉朦朧，旅邸淒㜷一枕空。

卿來端的似飛鴻，乳我蔗汁口之中，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頭從，才將命脈兩相通。
難忘枕畔語從容，從今愛我比前濃。
紅甘蔗，蔗甘紅，山萬重兮水萬重。」
起初這首詞被認為是寫給郭××（近

代著名作家）的日本女友、後來的妻子安娜（日本名
字叫左藤富子）的，但後來發現郭和安娜認識是在
1916年，而這首詞是寫在1915年。田漢說是郭××寫
給一個四川老家的同性戀男情人的。這就使這首詞的
意象更豐富了，至少「紅甘蔗」不難解讀。
「文人無行」只是個藉口而已，鄭玄師從馬融學

《毛師》，馬列伎歌舞於室，鄭也未曾因色廢學。我國
道統從來以德為先，學為次，才再次。譬如清代袁子
才，才是夠大了，但生活極其糜爛，難免被後人詬
病。無德則無原則，學問也不會做大，才華終究是浮
躁的泡沫而已。 （非禮記．之十一）

孔子如何看待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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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與蕭乾「姐弟」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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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蕭乾「姐弟情」


